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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话诗本质论

朴 亭 順*

<目 次>

Ⅰ. 詩言志

Ⅱ. 吟詠情性

Ⅲ. 以意爲主

Ⅳ. 詩言志, 吟詠情性, 以意爲主的比較

1)

硏究詩學, 首先就會遇到詩的本質論這一問題。不對詩這一特定的文體

作一界定, 當然就無從深入談及其他詩歌理論。詩的本質及特徵是自古以來

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本文將從宏觀角度論述詩歌本質, 論述時以宋代詩話

之所及爲基礎, 對典型的宋代詩話中的有關資料加以評論, 本論文將通過對

宋代詩話著作中關於‘詩言志’‘吟詠情性’‘以意爲主’等關於詩本質論的命題進

行考察和探討, 進一步了解宋人對詩本質的認識, 從而探索宋代詩話中關於

詩本質論的特徵, 整理宋代詩話中詩本質論的歷史意義。

Ⅰ. 诗言志

‘詩言志’是古代詩學槪念, 體現出古人對於詩歌的本質特徵的認識, 是

儒家傳統詩論之一。它從文藝主體論出發, 槪括說明了詩歌文學表現思想感

情的特徵。但在先秦時期, 這一理論是比較朦朧的。經過魏晉南北朝文學自

覺意識的發展, ‘詩言志’說進入唐宋以來, 日趨增强了審美意識, 不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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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傳統詩論從主體意識的表現延伸到對於客體的探索, 進展得更深入, 更廣

範了。

先秦兩漢詩學的‘言志’論在宋代隨着儒學復興得以進一步提倡。“孔子

曰: ‘≪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 思無邪。’ 世儒解釋終不了。余嘗觀古今

詩人, 然後知斯言良有以也。≪詩序≫有云: ‘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情動于中, 而形于言。’ 其正少, 其邪多。孔子刪詩, 取其思無邪

者而已。自建安七子, 六朝, 有唐及近世諸人, 思無邪者, 惟陶淵明, 杜子美

耳, 餘皆不免落邪思也。六朝顔, 鮑, 徐, 庾, 唐李義山, 國朝黃魯直, 乃邪

思之尤者。魯直雖不多說婦人, 然其韻度矜持, 冶容太甚, 讀之足以蕩人心

魄, 此正所謂邪思也。魯直專學子美, 然子美詩讀之, 使人凜然興起, 肅然

生敬, ≪詩序≫所謂 ‘經夫婦, 成孝敬, 厚人倫 美敎化, 移風俗’ 者也, 豈可

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1)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 以孔子‘思無邪’來衡量

各朝代詩人詩作, 認爲惟獨陶淵明, 杜甫可稱道, 而各朝各代落邪思者甚多,

他特別指責黃庭堅邪思之尤, 認爲‘思無邪’出自於詩的本質卽‘詩者, 志之所

之也。’ 同時‘在心爲志’就是强調‘經夫婦, 成孝敬, 厚人倫, 美敎化, 移風俗’,

在這裏, 不難看出先秦以來儒家思想對宋代詩歌本質論的影響。宋代詩文革

新運動産生和發展, 經世致用思潮促動, 儒家的詩敎在宋代已被比較完整地

繼承下來。<詩大序>强調的‘言志’必須“發乎情, 止乎禮義。” 所謂‘情’自然

是不能超越封建倫理規範的, 因而詩歌的政治敎化影響仍然很大。不過孔子

的‘思無邪’一語, 本是槪括了≪詩經≫三百篇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特點,

幷非後儒所專指的思想敎化。‘無邪’之正, 指的就是詩歌的思想情感, 語言

及樂調的中和之美, 其界限是比較寬廣的。但宋儒的理論發揮, 表現爲思想

保守, 理解偏狹。“其言以求其志, 詠其聲, 執其器, 舞蹈其節, 以涵養其

心。則聲樂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 興於詩, 成於樂’。其求之固有序

矣。是以凡聖賢之言, 詩主於聲者少, 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 孟

子所謂以意逆志者, 誠以詩之所以作, 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

1) 張戒, ≪歲寒堂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3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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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 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 就使得之,

其鐘鼓之鑑鏘而已。”2) 朱熹强調詩之本爲‘詩言志’。“熹聞詩者, 志之所之,

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然則詩者, 豈復有工拙哉? 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

何耳。是以古之君子, 德足以求其志, 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 其於詩固不學

而能之。至於格律之精粗, 用韻, 屬對, 比事, 遣辭之善否, 今以魏晉以前諸

賢之作考之, 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 而況於古詩之流乎?”3) 作爲理學家和詩

人的朱熹, 要求以‘詩言志’爲根本, 認爲決定詩作高下的是德足求志, 而不是

作詩創作技巧。朱熹站在性理學的立場上, 主張不專意於雕琢刻畵, 而要在

根本上下工夫, 以道德人格的涵養爲重, 保持心靈的純正。

“興於詩, 言學詩者可以感發於善心也, 如觀<天保>之詩, 則君臣之義

修矣。觀<常棣>之詩, 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 則朋友之交親

矣。觀<闗睢><鵲巢>之風, 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褒有至性, 而弟子至於

廢講 <蓼莪>, 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而以攷其言之文爲興於詩則所

求於詩者外矣。非所謂可以興也。然則不學詩, 無以言何也。蓋詩之情出於

溫柔敦厚, 而其言如之。言者心聲也。不得其心, 斯不得於言矣。仲尼之敎

伯魚, 固將使之興於詩而得詩人之志也。得其心, 斯得其所以言, 出言有章

矣。豈徒攷其文而已哉。詩之爲言發乎情也, 其持心也厚, 其望人也輕, 其

辭婉, 其氣平, 所謂入人也深。其要歸必止乎禮義, 有君臣之義焉, 有父子

之倫焉, 和樂而不淫, 怨誹而不亂, 所謂發言爲詩, 故可以化天下而師。”4)

≪禮記․經解≫篇中, 有‘溫柔敦厚’之說, 它是‘詩言志’說的理論表現型態中

影響重大的一種, 作爲‘詩言志’的一個思惟模式, 要求“其辭婉, 其氣平, 所

謂入人也深, 其要歸必止乎禮義,”, 因而限制了詩歌文學現實主義的反映批

評精神。“建安, 陶, 阮以前詩, 專以言志; 潘, 陸以後詩, 專以詠物。兼而

有之者, 李, 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 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 蘇, 李,

曹, 劉, 陶, 阮本不期于詠物, 而詠物之工, 卓然天成, 不可復及。其情眞,

2)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五, ≪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3) 朱熹, ≪朱熹詩話≫, <答楊宋卿>, ≪宋詩話全編≫第六冊, 6128頁。

4) ≪游廌山集≫卷一,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北宋建隆至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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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味長, 其氣勝, 視≪三百篇≫幾于無愧, 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 陸以

後, 專意詠物, 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 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5) 張戒指出

詩意是詩人應當具有的本意, 而詩人的本意就是‘詩言志’。他在≪歲寒堂詩

話≫中, 引用孔子的興, 觀, 群, 怨之說, 來强調詩歌內容上, 應當以言志爲

主。對‘詠物寫景乃是餘事’的看法, 說明詩人應當分淸‘言志’與‘詠物’之間主

次關係, ‘詩言志’本質論重要命題得到充實和發展。在這段論述中通過對各

朝代典型性槪括, 强調了‘言志’的重要性。在宋代‘言志’的强調正是意味着對

‘詩人之本意’的重視。雖然指責‘潘, 陸以後, 專意詠物, 雕鐫刻鏤之工日以

增, 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 但對‘詠物之工, 卓然天成’却是頗加讚美。幷

點出‘兼而有之者, 李, 杜也’。他强調詩人應有意於‘言志’, 專意詠物將會失

去詩人本旨。“用事押韻, 何足道哉? 蘇, 黃用事押韻之工, 至矣盡矣。然就

其實, 乃詩人中一害, 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 而不知詠物之爲工, 言

志之爲本也, 風雅自此掃地矣。”6) 張戒提出的‘詠物之爲工, 言志之爲本’主

張, 認爲應當以抒寫情懷, 發揚風雅言志精神, 寄託情思爲根本目的; 詠物

寫景不過是餘事而已。他以蘇軾, 黃庭堅爲例, 勸誡後人不要專意詠物。 

正如陳良運所闡明: “‘言志’說位居中國詩歌理論序列之首, 它的內涵不

斷的豊富與意義的不斷延伸, 使它免於成爲一種僵化的理念, 而像一條動脈

貫穿於歷代詩歌肌體之中。詩人‘言志’的自覺意識, 一方面發展了中國重‘表

現’的抒情文學理論, 另一方面則形成了歷代詩歌‘爲人生而藝術’的主流, 絶

大多數詩人都積極入世, 勇於面世, 以天下爲己任, 在人生, 社會的眞與假,

善與惡, 美與醜的鬪爭中, 表現出‘志’的高, 大, 遠, 潔。”7) 至宋代, ‘詩言志’

觀點是繼承發揚儒家傳統詩學思想, 成爲宋性理學文學方面的一個重要課

題, 但由於重道德輕藝術的思想傾向, 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文人的詩歌創

作。

5) 張戒, ≪歲寒堂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3235頁。

6) 張戒, ≪歲寒堂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3237頁。

7) 引用, 陳良運, ≪中國詩學體係論≫,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年), 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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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吟咏情性

≪尙書․舜典≫中的‘詩言志’, ‘志’與‘情’意義上雖然相通, 但‘志’主要是

指對社會現象的認識和態度。‘采詩觀志’的制度正由此而來。≪毛詩序≫明

言: ‘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情動于中, 而形于言。’ 是結

合‘志’‘情’對詩歌本質進行論述, 幷對‘情’加以重視强調, 肯定詩之‘吟詠情性’

的特點, 進一步體現了詩歌的創作特點。但‘吟詠情性’仍不能脫離儒家的倫

理制約, ‘情性’是指人們對時政的一種普遍性情感, 是以儒家功利主義的觀

點來反映社會心態的。魏晉是中國古代文學走向自覺的時代, 文藝創作中,

關注人的主觀情感, 再有就是追求辭采韻律之美。晉陸機≪文賦≫中提出的

‘詩緣情而綺靡’, 則正顯示了這種審美意識的理論。自然‘吟詠情性’不再是普

遍的社會心態的表現, ‘情性’反映的是個體性的心理特徵, 人的才氣, 性格,

氣質, 心境, 情感, 思緖 ⋯。由於玄學思潮的影響, 此時已開始突破了儒家

詩學本質論的範疇開啓了純文學創作的理論基礎。而唐代文人繼承了魏晉

南北朝崇尙個性的詩歌創作觀念, 堅持以個體性的‘情性’爲詩本質。詩人們

側重於詩歌本質與表現技巧形式之間的關係的探討。唐宋時期文人們提倡

的‘詩言志’說, 不僅是涉及政治敎化的理性規範, 而且可以容納生動的個性

化的情感活動, 充分發揮詩歌文學的認識功能和敎育作用, 從抒發個人情志,

進一步要求去反映生活。正如唐孔穎達所解釋: “在己爲情, 情動爲志, 情志

一也。”8) 那麽宋代詩話著述中, ‘詠吟情性’詩學本質論又是如何表述的呢。

“山谷云: ‘詩者, 人之性情也, 非强諫爭於庭, 怨詈於道, 怒鄰罵坐之所

爲也。’ 余謂怒鄰罵坐固非詩本指, 若<小牟>親親, 未嘗無怨, <何人斯>

‘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 未嘗不憤。謂不可諫爭, 則又甚矣, 箴規刺誨, 何爲

而作! 古者帝王尙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 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 故譎諫而不

斥者, 惟<風>爲然。”9) 黃庭堅明確地指出詩可以反映人的性情, 但不能成

8) 唐孔穎達, ≪左傳正義․昭公二十一疏≫

9) 黃徹, ≪䂬溪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4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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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政敎的工具。不過他仍然在强調‘溫柔敦厚’式的‘’性情‘說, 還是沒能摆脫

漢儒詩敎的影響。“詩以吟詠情, 性使人有所感發, 而溫厚和平。”10) ’溫厚和

平‘也是同上說法, 要求詩情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

詩一般, 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 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 只緣序者立

例, 篇篇要作美刺說, 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讒做事, 便作

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 是什麽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 諛說

把持放雕, 何以見先王之澤, 何以爲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 ⋯”11)

朱熹强調詩的抒情性, 同時指出千篇一律將詩變爲‘美刺說’就會破壞詩意。

‘美刺’之說, 成爲系統理論槪念是漢儒之事。≪毛詩序≫中: “頌者, 美盛德

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諫,

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 明確地提出了‘美刺’槪念。對後代古典現實

主義優良傳統, 産生了良好的促進作用。作爲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朱熹雖數

次上旨反對與金主和, 却主張‘去人欲, 存天理’的人性論。因爲理學家把‘克

己’作爲道德實踐的重要內容, 在‘克己’活動中獲得一種崇高的心理體驗和感

情享受。因此, 他對‘美刺’說不以爲然。他從詩人感物道情的角度來理解詩

意, 體現了作爲詩人的朱熹對詩歌吟詠情性本質論的肯定。 

宋代文人從傳統儒家詩學觀念來解說‘吟詠情性’, “約言全詩之義, 示人

以性情之敎也。蓋詩道性情者也, 得其性情之正, 則無邪思矣。詩之所以爲

敎者 如此。故夫子有感於<駉篇>之辭, 而揭以示人曰: 吾門之敎以詩爲稱

首舊矣, 蓋其端起於志, 而其效可以興, 吾嘗欲約其旨以示人, 乃卽於詩得

之。夫詩三百至多也, 而吾直以思無邪之一言蔽之而已矣。何則禮以齊民坊

欲, 而詩則極其情之所至而不禁。蓋人心之有者。不可無也。要以發乎情者

止之乎禮而已。樂以易俗移風, 而詩則仍其俗之所尙, 而不改蓋人事之著者,

不必削也, 要以興於詩者, 成之於樂而已。人情之切者莫如飮食, 然而禮,

卽由是始初焉矣”12) 不外乎詩敎, 詩道都要‘得其性情之正, 則無邪思矣’,

10) ≪恥堂存稿≫卷五, ≪四庫全書≫, 別集類, 南宋建炎至德佑。

11) 朱熹, ≪朱子語類≫卷八十, ≪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12) ≪欽定四書文≫卷二, ≪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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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人事’ ‘人情’ ‘人心’也應加適當考慮, 而認爲‘發乎情者, 止之乎禮而已’

則是不變的準繩。“伊川解曰: 詩發於人情止於禮義, 言近而易知。故人之

學, 興起於詩。禮者, 人之模範, 守禮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樂德之成也,

又語錄曰: 興於詩者, 吟詠情性, 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 有‘吾與點’之氣象

至也。”13)宋代文官爲主體的封建官僚社會裏, 文人們追求人生的‘三立’, 卽

‘立德’, ‘立功’和‘立言’。居於首位的‘立德’, 就是注重道德自律, 克制個人的

情感慾望, 以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要求, 崇尙聖賢人格, 理學家主張: ‘興於

詩者, 吟詠情性, 涵暢道德之中’理所當然是很自然的。“爲能以物觀物, 而

兩不傷者焉, 葢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 然而雖曰未忘,

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 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律, 不㳂愛

惡, 不立固必, 不希名譽, 如鑑之應形, 如鐘之應聲, 其或經道之餘, 因閒觀

時, 因靜照物, 因時起志, 因物寓言, 因志發詠, 因言成詩, 因詠成聲, 因詩

成音, 是故哀而未嘗傷, 樂而未嘗淫, 雖曰吟詠情性, 曾何累於性情哉。”14)

邵雍提出的‘雖曰吟詠情性, 曾何累於性情哉。’的觀點, 明確指出‘吟詠情性’

之詩本質論的內涵。點明詩歌創作規律必由本質去發掘。“風雅頌以爲經,

賦比興以爲緯, 此詩之義也。或曰詩之中皆有六義, 如豳風豳雅豳頌是也。

其亦有說乎, 有善則美, 有惡則刺, 此詩之體也。然亦有男女詠歌, 各言其

情者, 豈皆爲美刺而作乎。或以詩爲國史, 吟詠情性而作閭巷小民之辭, 豈

皆出於國史乎。或以詩爲孔子被之弦歌, 以合<韶><武>之音, 怨忿淫佚之

語, 豈皆合於<韶><武>乎。”15)黃榦所撰的≪勉齋集≫中, 結合≪詩經≫六

義的說法, 作了幾種反問, ‘男女詠歌戀情, 閭巷小民之辭, 怨忿淫佚之語’如

此等類詩歌, 怎麽能都看作是爲‘美刺政敎’, ‘國史吟詠’, ‘<韶><武>之音’而

作。實質上, 他要突破傳統詩學‘吟詠情性’的本質論中功利主義的觀點, 詩

歌本質論‘吟詠情性’中拓展純粹個體性的心理因素。

“詩不必工, 工於詩者泥也。諸所以吟詠性情, 足以寄吾之情性之妙可

13) ≪論孟精義≫卷四下, ≪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類。

14) ≪擊壤集≫自序,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北宋建隆至靖康。

15) ≪勉齋集≫卷二十六, ≪四庫全書≫, 別集類, 南宋建炎至德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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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奚必工前輩, 有以放而詩者, 謝靈運是也。有以狂而詩者。李太白是

也。有以寓而詩者, 陶淵明是也。有以窮而詩者, 郊島是也。有以怨而詩者,

屈平是也。以文爲詩者昌黎。以史爲詩者少陵。⋯”16)雖同是‘吟詠情性’, 但

抒情的方式也是豊富多彩的, 謝靈運的‘放’, 李白的‘狂’, 陶淵明的‘寓’, 其他

‘窮, 怨, 文, 史’, 爲了體現‘吟詠情性’, 應不受創作手法的約束。“詩以吟詠

情性爲主, 不以聲韻爲工。以聲韻爲工, 此晉宋以來之陋也。逮其後復有次

韻, 有用韻, 有賦韻, 有探韻, 則又以遲速較工拙, 以險易定能否, 以抉擿前

志爲該洽, 以破碎文體爲新奇, 轉失詩人之旨; 以纂類之書, 充厨滿几, 而

爲士者, 乏體習持養之功, 滋欲速好徑之病, 流風靡靡, 未之能改也。”17)魏

了翁指出‘以聲韻爲工, 此晉宋以來之陋也’, 幷具體點明各種詩歌創作弊端,

進而强調‘詩以吟詠情性爲主’。這是從創作的角度要求‘吟詠情性’的詩歌講

究“淸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飾”, 自然而然, 不加繩削地呈現人的自身天性,

感受和體會。“語不驚人死不休, 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 而以驚人爲能,

與古異矣。後生承風薰染積習, 甚者推敲二字, 毫釐必計, 或其母憂之, 謂

是兒欲嘔出心乃已。鐫磨鍛鍊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詠情性, 渾然天

成者乎。”18) 這裏‘古人之詩吟詠情性, 渾然天成者乎’也正是宋代詩歌‘吟詠

情性’的本質論所追求的詩作風格。甚至連大理學家朱熹也有同感, “或言陶

潛之詩古淡有味, 必能不爲諸家之體然後可及, 非至論也。人固有識高而才

短者, 其勢易爲古淡才高而識短者, 其勢易爲豪華。夫能用其所長, 處其所

易已足以爲智者。有才識兼至而學。爲古今體者, 趣古淡則爲陶潛, 趣飄逸

則爲李白杜牧, 何可以爲常哉。夫詩之爲道, 要在吟詠情性, 發於自然, 乃

得至樂。有意於是體, 牽合而後爲之, 不亦有傷於性乎, 非詩之至也。”19)

可見‘要在吟詠情性, 發於自然’, 這一觀點已被宋代文人所共識。“嘗試妄論

之, 詩與文, 特言語之別稱耳, 有所記述之謂文, 吟詠情性之謂詩, 其爲言語

16) ≪蛟峯文集≫補四,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南宋建炎至德祐。

17) ≪鶴山集≫卷五十二, ≪四庫全書≫, 別集類, 南宋建炎至德佑。

18) ≪絜齋集≫卷八, ≪四庫全書≫, 別集類, 南宋建炎至德佑。

19) ≪演山集≫卷三十五,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北宋建隆至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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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一也。唐詩所以絶出於三百篇之後者, 知本焉爾矣。何謂? 本誠是也。”20)

朱熹‘要在吟詠情性發於自然’, 是要落實於‘本誠’。‘誠’正反映了從宋新儒學

‘吟詠情性’詩本質論角度來判斷詩歌價値標準, 卽是‘眞誠’與‘虛僞’。“感物吟

志”, “搖蕩情性, 形諸舞詠”作爲創作特徵的‘吟詠情性’是人個體‘情性’的自

然呈現。這可以從宋代理學家的詩作中, 窺豹一斑。

“子壽言<論語>所謂‘興於詩’, 又云‘詩可以興’。蓋詩者, 古人所以詠歌

情性, 當時人一歌詠其言便能了其義, 故善心可以興起, 今人須加訓詁, 方

理會得, 又失其歌詠之律, 如何一去看着便能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 若熟

理會論語, 方能興起善意也。”21)朱熹點出的‘善意’, 自然是指古代儒家聖人

之道德規範。“詩本觸物寓興, 吟詠情性, 但能輸寫胸所欲言, 無有不佳。世

多役於組織雕鏤, 故語言雖工, 而淡然無味, 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陶淵明

<告儼>等疏, 云: 少學琴書, 偶愛閑靜, 開卷有得, 便忻然忘食。見樹木交

蔭, 時鳥變聲, 亦復懽然有喜。嘗言五六月中, 北窓下臥, 遇凉風至, 自謂羲

皇上人, 此皆其平生眞意。及讀其詩, 所謂‘孟夏草木長, 繞屋樹扶疎。衆鳥

欣有托, 吾亦愛吾廬。旣耕亦已種, 時還讀我書。’ 又‘微雨從東來, 好風與之

俱’, 直是傾倒所有。備書於手, 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

誰無三間屋, 夏月飽睡讀書, 藉木蔭聽鳥聲, 而惟淵明獨知爲樂, 則知世間

好事, 人所均有, 而不能受用者, 何可勝數。”22)從這段描述, 葉夢得在强調

吟詠情性的重要性的同時, 指出‘語言雖工, 而淡然無味, 與人意了不相關’,

說明詩的語言與創作主體的人意的辨證關係, 他以陶淵明爲例要寫出平生眞

意, 必須以意爲主, 也就是按照詩人的意圖去創作。

嚴羽≪滄浪詩話≫中, 系統地闡述了他對詩本質論的見解。“夫詩有別

材, 非關書也; 詩有別趣, 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 多窮理, 則不能極其至。

所謂不涉理路, 不落言筌者, 上也。詩者, 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

羚羊掛角, 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 不可湊泊, 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

20)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四十二, ≪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21) ≪朱子語類≫卷三十五, ≪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22) 葉夢得, ≪石林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7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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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水中之月, 鏡中之象, 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 遂以

文字爲詩, 以才學爲詩, 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 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

唱三嘆之音, 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 不問興致; 用字必有來歷, 押韻

必有出處, 讀之反覆終篇, 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 叫噪怒張, 殊乖忠

厚之風, 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 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 曰,

有之, 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尙沿襲唐人: 王黃州學白樂天, 楊

文公劉中山學李商隱, 盛文肅學韋蘇州, 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 梅聖兪學唐

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 唐人之風變矣。”23) 他明確地指

出‘詩者, 吟詠情性也’的詩本質特徵, 爲了實現這個終旨, 詩歌創作上要求

‘惟在興趣, 羚羊掛角, 無跡可求’, ‘言有盡而意無窮’; 對宋代‘以文字爲詩,

以才學爲詩, 以議論爲詩’創作傾向, 表示不滿。幷對宋朝詩人做了評價, 認

爲‘唐人之風變矣’。 

宋代詩話中, ‘吟詠情性’所負載的詩學本質論觀點, 逐漸由繼續反映儒

家詩學功用主義擴充爲深入表現個性氣質, 情緖情感等, 包括在內的大量無

意識心理內容, 用‘吟詠情性’來表示詩學本質論觀點, 主要目的在於强調詩

歌內容的純眞無邪, 自然而然的創作手法, 進而突出詩人高尙的情操, 實現

心靈的內在超越。這無疑是與宋朝當時的時代社會政治環境有關聯的。

Ⅲ. 以意为主

語言作爲人類進行思惟與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 理所當然地爲抒情達

意服務。作爲語言藝術的精華詩歌來說, 自然不能例外。司馬遷≪史記․太

史公自序≫: “≪詩≫以達意”之語, 繼承先秦儒家的‘詩言志’說, ‘意有所郁

結’, 通過‘詩以達意’, 旣獲得心理平衡, 又引起社會共鳴。評說詩歌, 首先

探索詩人作品的志意,, 同時也不能排斥說詩者本人的觀點制約, 因而應是這

兩者的結合。魏晉玄學關於‘言意之辨’, 在當時雖然是哲學論題, 但它却爲

23) 嚴羽, ≪滄浪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九冊, 87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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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的文論家理解文藝的內容和形式關係, 把握審美表現, 審美接受規律,

提供了哲學基礎。其中, 王弼在≪周易略例․明象≫文中, 論述了言, 象, 意

三者的關係。‘以意爲主’之說, 早在範曄的≪後漢書․自序≫中就有闡述,

“文患其事盡於形, 情急於藻, 義牽其旨, 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 大較多不

免此累, 政可類工巧圖繪, 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 故當以意爲主, 以文傳

意。以意爲主, 則其旨必見; 以文傳意, 則其詞不流; 然後抽其芬芳, 振其金

石耳。” ‘意’指的是‘意旨’, 文辭應服從於意旨。文辭只是爲傳達意旨而耳。

宋代劉攽≪中山詩話≫中道: “詩以意爲主, 文詞次之, 或意深義高, 雖文詞

平易, 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 而不得其意義, 翻成鄙野可笑。盧仝‘不

卽溜鈍漢’, 非其意義, 自可掩口, 寧可效之邪? 韓吏部古詩高卓, 至律詩雖

稱善, 要有不工者, 而好韓之人, 句句稱述, 未可謂然也。” “‘先帝遺弓劍, 排

雲上紫淸。同時受顧託, 今日見昇平。’ 雖不用事, 意思宏深, 足爲警語。”24)

其中‘意’的含義是指詩人的見解, 好的詩作要求意深義高。在宋代詩學中,

‘意’的內涵更加複雜, ‘以意爲主’逐漸發展成爲宋代詩本質論的重要命題。

“<劍閣>云‘吾將罪眞宰, 意欲鏟疊嶂’, 與太白‘搥碎黃鶴樓, 剗却君山

好’ 語亦何異。然<劍閣>詩意在削平僣竊, 尊崇王室, 凜凜有忠義氣, 搥碎,

剗却之語, 但覺一味粗豪耳。故昔人論文字, 以意爲上。”25) 黃徹擧例分析

‘昔人論文字, 以意爲上’, 進而說明以‘詩意’爲主, 來作爲評判詩歌的基準。

歐陽修≪六一詩話≫中, “聖兪嘗語余曰: ‘詩家雖率意, 而造語亦難, 若意新

語工, 得前人所謂道者, 斯爲善也。必能狀難寫之境, 如在目前, 含不盡之

意, 見於言外, 然後爲至矣。’ ⋯ 聖兪曰: ‘作者得於心, 覧者會以意, 殆難指

陳以言也。’”詩意主要指詩歌的思想內容, 而造語是指詩歌的語言形式。好

的詩造語要工, 而且詩意要新潁。‘不盡之意’說明人類的思惟想像是無限的,

梅堯臣要求詩家‘不盡之意, 在言外’, 就是把詩意與功用主義之類的觀點, 理

想, 道義簡單表現要區分開來。强調了詩歌藝術思惟和表達方面的特殊規

律, 詩歌文學創作追求言外之意, 促進形象思惟的命題。‘作者得於心, 覧者

24) 劉攽, ≪中山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一冊, 441頁, 442頁。

25) 黃徹, ≪䂬溪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3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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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意’而是從創作與欣賞的對立統一角度來闡明, 新鮮的詩意由詩人傳達

到讀者的完整過程。可見進入宋代‘詩意’說已達到了很高的境地。他進一步

說明“有內外意, 內意欲盡其理, 外意欲盡其象, 內外含蓄, 方入詩格。如‘旌

旗日暖龍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 旌旗喩號令, 日暖喩明時, 龍蛇喩君臣,

言號令當明時, 君所出臣奉行也。宮殿喩朝廷, 風微喩政敎, 燕雀喩小人,

言朝廷政敎才出, 而小人向化, 各得其所也。”梅堯臣擧例分析內外意, 詩歌

語言有兩重含意, 字面的意思應‘欲盡其象’, 隱藏的含意應‘欲盡其理’, 所謂

‘象’是指可被認知的一切事物的具體形象, 而意是指主體對一切事物的認

識。宋代以後, 對意, 象槪念, 運用詩歌藝術思惟規律, 達到審美統一。‘理’

爲道理, 儒家肯定的天理人性, 道德規範, 行爲準則奉爲最高的精神境界,

視‘理’爲詩歌創作的靈魂, 核心, 起着統率其他因素的主宰作用。宋代‘以理

爲主’反映了儒家詩論的正統性和保守性。“孔子以禮敎人, 猶必以古詩感動

其善意, 動盪其血脈, 然後與體相入。未興於詩而使立於禮, 是眞嚼木屑之

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 不能震動, 則天下固運不轉也。”26) 傳統儒家

重視‘禮敎’, 提倡‘善意’, 卽道德修養, 而宋代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的影響,

理學盛行, 審美趣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山谷黃魯直詩話曰: 好作奇語, 自

是文章一病, 要當以理爲主, 理得而辭順, 文章自然出群。觀杜子美到夔州

後詩, 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 文章不煩繩削而自合矣。”27) 宋代詩歌尙‘理’表

現出士大夫階層通過詩歌的創作, 要求詩歌藝術符合道德倫理, 體現人格意

志的修養, 從而表現崇高的精神世界。宋代詩學中, ‘以意爲主’與‘以理爲主’

的命題有相通之處, 但‘以意爲主’包含了‘以理爲主’的內涵。‘意’的含義較之

更廣範, ‘以意爲主’說在宋代詩本質論中更有典型性。

關於詩之意與詩之語的關係, 詩意由語言來表達, 而語言是詩人去創

作。語言是表達詩意的媒介, 詩歌是文學的最高表現形式, 詩歌對語言有着

特殊的要求。楊萬里論道: “夫詩, 何爲者也? 尙其詞而已矣。曰: ‘善詩者

26) ≪龍川集≫卷二十,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北宋建炎至德佑。

27) ≪草堂詩話≫卷上, ≪詩人玉屑≫卷十四, ≪餘師錄≫卷二, ≪四庫全書≫, 集

部, 詩文評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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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詞。’ ‘然則尙其意而已矣。’ 曰: ‘善詩者去意。’ ‘然則去詞去意, 則詩安在

乎?’ 曰: ‘去詞去意, 而詩有在矣。’ ‘然則詩果焉在?’ 曰: ‘嘗食夫飴與荼乎?

人孰不飴之嗜也, 初而甘, 卒而酸。至於荼也, 人病其苦也, 然苦未旣, 而不

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 昔者暴公讚蘇公, 而蘇公刺之。今求其詩, 無刺

之之詞, 亦不見刺之之意也。”28)他認爲‘去詞去意, 而詩有在矣’。‘去詞’是不

要過分强調詩語之工, ‘去意’則不要有意爲詩。他又對詩意與感物進行了評

述: “大抵詩之作也, 興上也, 賦次也, 賡和不得已也。我初無意於作是詩,

而是物是事適然觸乎我, 我之意亦適然感乎, 是物是事。觸先焉, 感隨焉,

而是詩出焉, 我何與哉, 天也。斯之謂興。或屬意一花, 或分題一草, 指某

物課一詠, 立某題徵一篇, 是己, 非天也, 然猶專乎我也, 斯之謂賦。至於賡

和, 則孰觸之, 孰感之, 孰題之哉? 人而已矣。出乎天, 猶懼戕乎天, 專乎

我, 猶懼强乎我。今牽於人而已矣, 尙冀其有一銖之天, 一黍之我乎? 蓋我

未嘗覿是物而逆追彼之覿, 我不欲用是韻而抑從彼之用, 雖李杜能之乎? 而

李杜不爲也。是故李杜之集無牽率之句, 而元白有和韻之作。詩至和韻而詩

始大坏矣。故韓子蒼以和韻爲詩之大戒也。”29) ‘無意’是指主體不能控制的

衝動, 激情的創作動因而言, ‘初無意’, 隨着觸物感事, 就形成進入創作過程

之後的主體自覺意識‘意’, 自然詩出焉, 特別指出‘過分强調和韻’, 就不會作

出好詩來。詩之本質不在言辭之上, 也不在言辭所負載的意義上, 而是在詞

與意之後, 也就是言外之意。詩歌的本質屬性不可能單純從詩句和詩法中生

出得到, 他是眞實的情感與眞實的景物相互作用而誕生的文學藝術作品。在

這裏他要强調的是詩歌藝術創作的特殊性。“≪迂叟詩話≫云: ‘牂羊墳首,

三星在罶’, 言不可久。古人爲詩, 貴於意在言外, 使人思而得之, 故言之者

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 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 如‘山河在’, 明

無餘物矣; ‘草木深’, 明無人矣; 花鳥平時可娛之物, 見之而泣, 聞之而恐, 則

時可知矣。⋯”30) ‘古人爲詩, 貴於意在言外’, 在此指明詩意含蓄的重要性,

28) 楊萬里, ≪誠齋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六冊, 5983頁。

29) 楊萬里, ≪誠齋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六冊, 5964頁。

30)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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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思而得之’, 從欣賞詩作的角度, 擧例說明好的作品, 需要意在言外。讓

讀者去領悟, 去感慨。“山谷云: ‘子美詩妙處, 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

已至, 非廣之以<風>, <雅>, <頌>, 深之以<離騷>, <九歌>, 安能咀嚼

其味, 閒然入其門耶? 彼喜穿鑿者, 棄其大旨, 取其發興, 於所遇林泉人物,

草木蟲魚, 以爲物物皆有所託, 如世間商度隱語老, 則子美之詩委地矣。’”31)

黃庭堅讚美杜詩‘無意而意已至’, 不刻意爲文, 不要刻意穿鑿, 無意於技巧辭

藻, 而意至的創作過程。“<絶句謾興九首> 張文潛云: ‘以聲律作詩, 其末

流也, 而自唐至今, 詩人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 出胸臆, 破棄聲律, 作五

七言, 如金石未作, 鐘磐聲和, 渾然有律呂外意。近來作詩者, 頗有此體,

然自吾魯直始也。’”32) 張文潛肯定黃庭堅‘渾然有律呂外意’, 不講究詩法,

句法的直抒胸臆的創作方法。≪竹莊詩話≫中: “東坡云: ‘淵明意不在詩,

詩以寄其意耳。’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則本自採菊, 無意望山, 適擧首

而見之, 故悠然忘情, 趣閑而累遠, 此未可於文字語句間求之。今皆作‘望南

山’, 覺一篇, 神氣索然。”33) 蘇軾點明陶淵明之詩因寄其意, 而‘悠然忘情’。

“≪國風≫, ≪離騷≫固不論, 自漢, 魏以來, 詩妙於子建, 成於李, 杜, 而壞

於蘇, 黃。余之此論, 固未易爲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 魯直又專以補

綴奇字, 學者未得其所長, 而先得其所短, 詩人之意掃地矣。段師敎康崑崙

琵琶, 且遣不近樂器十餘年, 忘其故態, 學詩亦然。蘇, 黃習氣淨盡, 始可以

論唐人詩。唐人聲律習氣淨盡, 始可以論六朝詩。鎸刻之習氣淨盡, 始可以

論曹, 劉, 李, 杜詩。≪詩序≫云: ‘情動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 故嗟歎

之。子建, 李, 杜皆情意有餘, 洶湧而後發者也。劉勰云: 因情造文, 不爲文

造情。若他人之詩, 皆爲文造情耳。沈約云: 相如工爲形似之言, 二班長于

情理之說。劉勰云: 情在詞外曰隱, 狀溢目前曰秀。梅聖兪云: 含不盡之意,

見于言外, 狀難寫之景, 如在目前。’ 三人之論, 其實一也。”34) 張戒詩論中,

31)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092頁。

32)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114頁。

33)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085頁。

34) 張戒, ≪歲寒堂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32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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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詩人之意掃地’, 是因‘以議論作詩’, ‘以補綴奇字’來創作詩歌的結果。

他認爲‘子建, 李, 杜皆情意有餘’ 而其他詩人爲文造情。最後又引用梅堯臣

所說: ‘含不盡之意, 見于言外, 狀難寫之景, 如在目前’, 指明詩歌‘意在言外’

的創作意境。

“≪竹坡詩話≫云: 杜牧之<華淸宮三十韻>, 無一字不可人意, 其敍開

元一事, 意直而詞隱, 有<騷>, <雅>之風, 至‘一千年際會, 三萬里農桑’之

語, 置此詩中, 如伶優與嵆, 阮幷席而談, 豈不敗人意哉?”35) 周紫芝擧例說

明‘可人意’之詩有‘騷雅’之風, 從而强調詩人之意的重要性。“至於古人規箴

訓誨之意, 傷今思古之作, 與夫感創時物, 記述節義, 使後人歌詠其言, 而有

悲愁感慨之意, 則爲之掃地矣。然而歌詞之麗, 如梁簡文, 陳叔寶輩皆以風

流婉媚之言, 而文以閨房脂澤之氣, 婉而深, 情而有味, 亦大有可人意

者。”36) 他又進一步指出‘歌詞之麗’, ‘風流婉媚之言’, ‘閨房脂澤之氣’亦大有

人意。宋代士大夫大多出身於社會下層世俗地主家庭中, 他們與商人和市民

階層本身有着天然的連繫, 因此伴隨着城鎭商業經濟繁榮, 反映社會世俗人

情和審美趣味的思潮也同時躍躍欲上。古人‘規箴訓誨之意’, 使後人有‘悲愁

感慨之意’, 而具有‘婉而深, 情而有味’的世俗人情才能 ‘大有可人意者’。此

處‘意’的內涵旣包含着反映現實生活的一面, 也有掲示人的情性論的部分。

“≪蔡寬夫詩話≫云: ‘子厚之貶, 其憂悲憔悴之嘆, 發於詩者, 詩爲酸楚。閔

以傷志, 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 卒以憤死, 未爲達理也。樂天旣遇閒,

放浪物外, 若眞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 銖銖校量, 而自矜其達。

每詩未嘗不著此意, 是豈眞能忘之者哉, 亦力勝之耳。推淵明則不然, 觀其

<貧士>, <責子>, 與其他所作, 當憂則憂, 遇喜則喜。忽然憂樂兩忘, 則隨

所遇而皆適, 未嘗有擇於其間, 所謂超世遺物者, 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

人之詩, 以意逆志, 人豈難見? 以是論賢不肖之實, 亦何可欺乎?’”37) ‘閔以

傷志’ ‘放浪物外’, ‘隨所遇而皆適’三種不同的‘以意逆志’。‘以意逆志’始見

35)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159頁。

36) 周紫芝, ≪竹坡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844頁。

37)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0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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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孟子․萬章上≫中, “故說詩者, 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 這是孟子提出的閱讀和理解詩歌作品的方法。關於‘以意逆志’,

宋代文人認爲‘意’是指評詩人自己的‘意’, ‘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 也就是說

評說詩歌, 首先探索詩人詩品的志意, 同時也不排斥評詩本人的觀點, 因而

要求兩者的結合, 才能得出公允的評論。“詩者述事以寄情, 事貴詳, 情貴

隱, 及乎感會于心, 則情見于詞, 此所以入人心深也。如將盛氣直述, 更無

餘味, 則感人也淺, 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 又況厚人倫, 美敎化, 動天地,

感鬼神乎? ‘桑之落矣, 其黃而殞’, ‘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 其言止于烏與桑

爾, 及緣事以審情, 則不知涕之無從也。‘採薛茘兮江中, 搴芙蓉兮木末’, ‘沅

有芷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

皆得詩人之意。至于魏晉, 南北朝樂府, 雖未極淳, 而亦能隱約意思, 有足

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 亦張籍, 王建, 元稹, 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

情敍怨, 委曲周詳, 言盡意盡, 更無餘味。及其末也, 或是詼諧, 便使人發

笑, 此曾不足以宣諷愬之情, 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 甚者或譎怪, 或俚

俗, 所謂惡詩也, 亦何足道哉!”38) 宋人魏泰以‘皆得詩人之意’的詩句爲例,

闡明詩歌創作‘述事以寄情’時 應‘事貴詳, 情貴隱’。若‘盛氣直述,’ 則‘更無餘

味’, 會‘感人也淺’; 但‘言盡意盡’, 會‘更無餘味’。以‘言’,‘意’與‘事’,‘情’槪念,

對各朝代詩人和詩作進行分析, 要求詩歌創作應‘能隱約意思, 有足吟味之

者’, 才能眞正體現詩人之意。 

何谿汶≪竹莊詩話≫中: “≪漫齋語錄≫又云: ‘詩文皆要含蓄不露便是

好處, 古人說雄深雅健, 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 下語三分, 可幾風

雅; 下語六分, 可追李杜; 下語十分, 晩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 下語要平

易, 此詩人之難。’ 又云‘有意中無斧鑿痕, 有句中無斧鑿痕, 有字中無斧鑿

痕, 須要體認得。’”39) 在詩作中, 恰當地處理‘下語’和‘用意’正是詩人之難,

指出‘詩文皆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凡裝點者好在外, 初讀之似好, 再三讀

之則無味。要當以意爲主, 輔之以華麗, 則中邊皆甛也。裝點者外腴而中枯

38) 魏泰, ≪臨漢隱居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二冊, 1211頁。

39)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0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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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也, 或曰‘秀而不實’。晩唐詩失之太巧, 只務外華, 而氣弱格卑, 流爲詞體

耳。又子由<敍陶>詩‘外枯而中膏, 質而實綺, 癯而實腴’, 乃是敍意在內者

也。”40) 吳可所謂‘敍意在內’, 仍然强調詩意要‘含蓄不露’才好。“≪珊瑚鈎詩

話≫云: ‘詩以意爲主, 又須篇中鍊句, 句中鍊字, 乃得工耳。以氣韻淸高深

妙者絶, 以格力雅健豪者勝。元輕白俗, 郊寒島瘦, 皆其病也。’”41) 則强調

‘以意爲主’的同時, 要鍊句鍊字, 但要求‘氣韻淸高深妙’。“山谷云: ‘寧律不

諧, 而不使句弱; 用字不工, 而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 然有意於爲

詩也。至於淵明, 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42) 黃庭堅進一步强調‘以意爲

主’之命題, 但要求不能句弱, 不能語俗, “≪奉贈韋左丞丈≫ <詩眼>云: 山

谷言文章必謹布置。賣見後學, 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

人法度, 如<贈韋見素詩>云: ‘紈袴不餓死, 儒冠多誤身。’ 此一篇立意, 故

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自‘甫昔少年日, 早充觀國賓’, ‘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

淳’, 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 至‘蹭蹬無縱鱗’, 言誤身如此也。則意

擧而文備, 故已有是詩矣; 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 於是有厚愧眞知之句。⋯

又云: 詩有一篇命意, 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 布置如此, 是一篇

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 則曰: ‘尙憐終南山, 回首淸渭濱’; 其道欲

與見素別, 則曰: ‘常擬報一飯, 況懷辭大臣’, 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

挫高雅。”43) ‘命意’卽立意, 也就是確立詩歌的主旨, 只有‘意擧而文備’, 再

次强調‘以意爲主’的本質論命題。≪藏海詩話≫: “凡看詩, 須是一篇立意,

乃有歸宿處。”44) “‘白鷗沒浩蕩, 萬里誰能馴?’ ‘沒’字若作‘波’字, 則失一篇

立意。如鷗之出沒萬里, 浩蕩而去, 其氣可知。又‘沒’字當是一篇暗關鎖也,

蓋此詩只論浮沈耳。今人詩不及古人處, 惟是做不成。”45) 吳可批評‘今人詩

不及古人處’, 是因爲‘失一篇立意’之緣故。“≪石林詩話≫云: ‘王荊公晩年

40) 吳可, ≪藏海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六冊, 5539頁。

41)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054頁。

42)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084頁。

43)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093, 10094頁。

44) 吳可, ≪藏海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六冊, 5537頁。

45) 吳可, ≪藏海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六冊, 55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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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律尤精嚴, 造語用字, 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 言隨意遣, 渾然天成, 殆不

見有牽率排比處。’ 如‘含風鴨綠鱗鱗起, 弄日鵝黃裊裊垂’, 讀之初不覺有對

偶; 至‘細數落花因坐久, 緩尋芳草得歸遲’, 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 而字字細

考之, 皆經櫽括權衡者, 其用意亦深刻矣。”46) 詩歌創作, 不僅要‘以意爲主’,

同時要‘字字細考之’, 遵從‘意與言會, 言隨意遣’, 做到‘渾然天成’, 方能使詩

歌高雅。宋代詩人關於‘意與言’關係作了不少深入探索。“≪童蒙詩訓≫: 詩

皆思深遠而有餘意, 言有盡而意無窮也。”47) “蘇子由晩年多令人學劉禹錫

詩, 以爲用意深遠, 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 ‘一夕爲湖地, 千年

列郡名。覇王迷路處, 亞父所封城。’ 皆歷陽事, 語意雄健, 後殆難繼也。”48)

宋代詩人以‘用意深遠’, ‘語意雄健’評價詩歌, 反映了‘以意爲主’的詩歌本質

論, 在宋代詩學理論中已成爲重要的命題之一。“山谷云: ‘詩文唯不造恐强

作, 待境而生, 便自工耳。’ 山谷謂秦少章云: ‘凡始學詩須要每作一篇, 先立

大意, 長篇須曲折三致意, 乃能成章。’ ⋯ 老杜詩云: ‘詩淸立意新。’ 最是作

詩用力處, 蓋不可循習陳言, 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人作詩終後人’, 又云

‘文章切忌隨人後’, 此自魯直見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 左規右矩, 不能稍

出新意, 終成屋下架屋, 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 未嘗似前人而卒與之合,

此爲善學。”49) 黃庭堅屢次告誡後學, 不但要‘先立大意’, 而且應‘詩淸立意

新’。宋代詩人經過漫長而又曲折的詩歌創作歷程, 最終認定要超越唐代詩

歌高峰, 必須走出自己的創作道路, 卽‘自出己意以爲詩’的正確之路。宋代詩

話中‘新意’槪念的提出, 隨處可見, 如“語雖工而意淺陋。”50) “語意淸新”51)

“又皆自出新意”52) “句意淸高多類此”53) “則上下意相關, 而語益奇矣。”54)

46) 何谿汶, ≪竹莊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10139頁。

47) 呂本中, ≪紫微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893頁。

48) 呂本中, ≪紫微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895頁。

49) 呂本中, ≪紫微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899頁。

50) 陳嚴肖, ≪庚溪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786頁。

51) 陳嚴肖, ≪庚溪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797頁。

52) 陳嚴肖, ≪庚溪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800頁。

53) 陳嚴肖, ≪庚溪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801頁。

54) 陳嚴肖, ≪庚溪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8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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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句意淸快, 亦自可喜也。”55) “寄意於古, 而詞語淸新。”56) 可見, 由於這

種創新精神, 宋代詩學理論必然自成系統, 宋代詩歌發展變化, 形成獨特的

時代風格是與之分不開的。

Ⅳ. 诗言志, 吟咏情性, 以意为主的比较

宋代詩話中, 除了不少尋章摘句, 拾遺記趣之外, 冷峻思考, 關注現實,

硏討創作批評理論的詩話爲數衆多。詩歌本質論也是宋代詩話所探討和闡

述的對象。宋代文人硏討詩本質論時, 分別言及‘詩言志’, ‘吟詠情性’, ‘以意

爲主’等命題, 這些重要理論在宋代再肯定, 再發展, 再融合的過程, 反映了

宋代詩學本質論的特徵。 ‘詩言志’是中國古代文人論述詩歌本質的最早命

題。它包含着記事, 言志, 抒情等多方面的內涵, ‘志’是其中主要部分。它關

聯着德行, 政事, 治身, 治國等具有重大意義, 關係着國家盛衰興亡, 社會風

尙優劣等。所以, ‘詩言志’說是在於强調詩的社會歷史使命, 中國數千年歷

史發展中, 詩歌一直受到統治階層及文人們的尊重, 崇拜, 是與‘詩言志’命題

賦予詩歌重大社會歷史功能分不開的。‘詩言志’的內涵包含着感情因素, 但

在實際運用中, 却更强調思想志向方面。宋代是個平民化的社會, 其統治體

系以廣範的庶族地主爲基礎的官僚政治機構。因此, 倫理道德成了宋代維持

社會最必要的精神力量。隨着儒學復興與理學的建立, 宋詩創作正是詩歌文

學藝術與新儒學之思潮相互融合的基礎上, ‘詩言志’命題得以繼承幷發揚光

大。宋代‘詩言志’說中體現出時代的氣息。

‘詩言志’和‘吟詠情性’都是表述詩歌本質的重要命題, 但比較而言, ‘吟詠

情性’比‘詩言志’更接近詩歌的本質。情性是詩人對大自然以及人生的感慨,

更具有審美的性質。詩歌美的根本, 在於詩人感情的美。詩歌只講究語言形

式文字技巧, 就不會有感動人心的藝術力量。自≪毛詩序≫明確提出了詩歌

55) 陳嚴肖, ≪庚溪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806頁。

56) 陳嚴肖, ≪庚溪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28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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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抒情性質, 推進了文人們對詩歌抒情性質的認識, 是對古代詩論的一個重

要貢獻。至宋代詩論家們肯定‘吟詠情性’更符合詩歌本質的同時, 也承認‘詩

言志’的合理性。因爲‘詩言志’在一定程度上掲示了詩歌的本質特徵。‘詩言

志’和‘吟詠情性’的區別就在於‘志’與‘情’。‘情性’是心理學槪念, 一種主觀體

驗, 而‘志’是主體對外界目標的追求, 具有功利性和目的性。二者有共同之

處, 都是指人的精神存在, 屬於觀念意識範疇。宋代詩話詩論中, 當感情與

道德, 理想相連繫時, ‘情’‘志’含意通常是一體不分的。但‘情’的範圍較之‘志’

更廣闊, 複雜, 細膩, 宋代詩論家們認識到‘吟詠情性’比‘詩言志’更深刻地揭

示了詩歌的本質。但鑒於宋代性理學的發展, 宋詩話詩論中, 不少理學家强

調‘吟詠情性’, 旨在詩所表達的感情含有儒家的道德倫理, 能感發人之善

意。但不認爲人格道德修養在於詩中宣講仁義禮節, ‘詩言志’詩歌本質論的

核心卽在於以情寓志, 以志節情, 要求詩歌創作中將情感體驗與道德規範統

一起來。反映在詩歌批評上, 主張發揚儒家傳統敎化, 就是要求詩人要吟詠

情性之正。這正是反映了宋代詩學本質論的時代局限性。

‘以意爲主’是宋代詩歌本質論中重要的命題之一, 且頗能揭示宋代本質

論的普遍性特色。由於宋代的政治文化領域是士人階層一統天下, 宋代歷任

帝王對文人極爲重視幷重用, 因此宋文人們得到了中國有史以來最爲理想的

生存環境。宋代士大夫不僅對社會政治以及人生價値加以關心, 同時也不斷

追求詩文的審美價値, ‘以意爲主’順應了宋代文學創作尙意的時代思潮, 關

於‘吟詠情性’與‘以意爲主’, 二者在宋代詩話詩論中是兩大主要詩歌本質論觀

點。‘情性’與‘意’是創作主體不同層面的心理內涵, ‘意’爲詩歌主導的詩作,

內容上講道理, 發議論, 鋪陳故實, 講究意新語工, 言之有物, 外枯中膏, 重

視詩法格調。‘情性’爲詩歌主導的詩作, 反映感慨幽情, 閑愁思緖, 自然呈

現, 反對刻意雕琢。但從宋詩話中, 可以看到‘以意爲主’說占有相當大的比

率。宋人提倡‘以意爲主’的詩學本質論觀點, 目的是在於突出認知性心理要

素, 强調社會價値觀念在詩歌本質論中的重要性。宋代是一個重視傳統, 旣

成法度的時代, 詩歌創作上已形成自≪詩經≫到唐詩的衆多成熟規範。宋代

詩人作詩, 探討詩學方向時, 不得不重視古人的技法, 同時‘自出新意’, 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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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宋詩發展之路。

‘詩言志’ ‘吟詠情性’, ‘以意爲主’三者是對立統一的詩學本質論體系。宋

詩話中三種命題的論述無疑是很豊富而深刻的, 但也充滿了矛盾。宋代詩學

理論建立在傳統儒家詩論基礎之上, 宋代士人以天下爲己任, 政治關懷與憂

患意識, 必然反映在詩歌創作的本質理論上。儒家詩敎傳統與宋代社會現實

都對詩歌本質論提出進一步的要求, 因而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創作原則, 使

傳統的詩歌本質論的內涵得到進一步擴充與深入。

＜参考文献＞

≪宋詩話全編≫, 吳文治,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年。

≪中國詩話史≫, 蔡鎭楚, 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01年。

≪中國詩學體係論≫, 陳良運,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年。

≪宋代文學思想史≫, 張毅,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年。

≪中國古代詩學原理≫, 吳建民,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年。

≪宋詩學導論≫, 程杰,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年。

≪歲寒堂詩話≫, 張戒,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朱熹詩話≫, <答楊宋卿>, 朱熹, ≪宋詩話全編≫第六冊。

≪庚溪詩話≫, 陳嚴肖,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紫微詩話≫, 呂本中,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藏海詩話≫, 吳可, ≪宋詩話全編≫第六冊。

≪竹莊詩話≫, 何谿汶, ≪宋詩話全編≫第十冊。

≪臨漢隱居詩話≫, 魏泰, ≪宋詩話全編≫第二冊。

≪竹坡詩話≫, 周紫芝,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誠齋詩話≫, 楊萬里, ≪宋詩話全編≫第六冊。

≪䂬溪詩話≫, 黃徹,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中山詩話≫, 劉攽, ≪宋詩話全編≫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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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浪詩話≫, 嚴羽, ≪宋詩話全編≫第九冊。

≪石林詩話≫, 葉夢得, ≪宋詩話全編≫第三冊。

≪草堂詩話≫卷上, ≪詩人玉屑≫卷十四, ≪餘師錄≫卷二, ≪四庫全書≫

集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五, ≪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游廌山集≫卷一,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北宋建隆至靖康。

≪論孟精義≫卷四下, ≪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類。

≪擊壤集≫自序,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北宋建隆至靖康。

≪龍川集≫卷二十,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北宋建炎至德佑。

≪朱子語類≫卷三十五, ≪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演山集≫卷三十五,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北宋建隆至靖康。

≪絜齋集≫卷八, ≪四庫全書≫, 別集類, 南宋建炎至德佑。

≪鶴山集≫卷五十二, ≪四庫全書≫, 別集類, 南宋建炎至德佑。

≪蛟峯文集≫補四, ≪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南宋建炎至德祐。

≪論孟精義≫卷四下, ≪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類。

≪恥堂存稿≫卷五, ≪四庫全書≫, 別集類, 南宋建炎至德佑。

＜국문제요＞

宋代詩話에는 문장을 찾아 글귀를 발췌한 것이 적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현실에 관심을 가지고 냉정하게 사고하여 비평이론을 연구하고 창작한 시

화도 적지 않다. 시가 본질론도 또한 송대 시화가 연구하고 논술하는 대

상이다. 송대 문인들이 詩의 本質論을 연구, 토론할 때 각각 ‘詩言志’、‘吟

詠情性’、‘以意爲主’ 등 명제들을 언급하고 있다. 이런 중요한 이론들은

송대에서 다시 긍정되고 발전되며 융합하는 과정을 거쳤는데 이것은 송대

詩學의 본질 이론의 특징을 반영하였다.

송대 시학에서 ‘시언지’와 ‘성정 읊기’는 모두 시가 본질을 나타내는 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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요한 명제이다. 송대 詩論家들은 ‘성정 읊기’는 시가의 본질에 더 부합되

는 동시에 ‘시언지’와 ‘성정 읊기’의 구별은 ‘志’와 ‘情’에 있다고 주장하였

다. ‘情性’은 심리학 개념이고 주관 체험이지만 ‘志’는 주체가 외계목표에

대한 추구로서 공리성과 목적성을 가지고 있다. 송대 시론가들은 ‘성정 읊

기’는 ‘시언지’보다 더 깊게 시가의 본질을 드러낸다고 하였다. 그러나 송

대 性理學의 발전을 감안할 때 송대 시화 시론에서 적지 않은 理學家들

은 ‘성정 읊기’를 주장하였는데 이것은 시가 나타내려는 감정에 유가의 도

덕윤리를 포함시켜 인간의 善意를 움직이려는데 있는데, 다시 말하면 시

인들에게 본성의 바른 면을 읊도록 요구하였다. 이것은 바로 송대 시학

본질론의 시대적 한계를 나타낸다. ‘以意爲主’는 송대 시가 본질론의 중요

한 명제 중의 하나로 송대 본질론의 보편적 특징을 잘 나타내고 있다. ‘以

意爲主’는 송대 문학 창작의 의미를 숭상하는 시대적 사조에 순응한 것으

로 ‘성정 읊기’와 ‘以意爲主’에 관하여서는 ‘情性’과 ‘意’는 창작 주체의 다

른 측면의 심리적 내용이지만, 송대 시화에서 보면 ‘이의위주’설이 더 많

은 비율을 차지한다. 송대 사람들이 ‘이의위주’를 제창하는 시학 본질론의

관점은 認知性 심리 요인을 두드러지게 하고 시가 본질 이론에서의 사회

가치 관념의 중요성을 강조하는데 있다.

‘시언지’、‘성정 읊기’、‘이의위주’라는 명제는 대립 통일의 시학 본질론

체계이다. 송대 시화에서 세 가지 명제의 논술은 아주 풍부하고 심각한

것은 두 말할 것도 없지만 또한 모순으로 가득 차 있다. 송대 시학 이론

은 전통적인 유가 시론의 기초 위에 건립되었으며 송대 士人들이 천하를

자기의 직책으로 삼는 정치에 대한 관심과 우환의식이 필연적으로 시가

창작의 본질 이론에 반영되어 있다. 시에 대한 유가의 詩敎 전통과 송대

사회의 현실은 모두 시가 본질 이론에 대하여 더 한층 요구하였기 때문에

점차 상대적으로 독립된 창작 원칙이 형성되었으며 아울러 전통적인 시가

본질 이론의 내용이 더욱 확대되고 심화되게 하였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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